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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香港荣归亲历记
余 玮

温文尔雅 、
诙 谐 风 趣 的 周
南，是中英关于
香港问题谈判中
国政府代表团团
长，担任过香港
回归过渡时期新
华社香港分社社
长的重任，是香
港回归的主要参
与者、执行者。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
局。周南回顾时说，我们主张只有在英方承认中
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前提下，才能开
始进行实质性谈判；英方则回避主权问题，要求
只就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的问题进行谈
判。“一开始章文晋副外长跟英方谈，谈不下
来，接着是姚广副外长谈，也谈不拢。”从1982
年 9月一直到1983年7月，整整10个月的时间
里，双方争论不休。

1983年 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打电话
给中方谈判团的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共进午
餐。饭后，柯利达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
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
你们考虑。”

原来，关于“主权的移交”在中文表达中很
简单，但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
冠词“the”。英方认为加“the”不能接受，建
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
交”。周南一听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
文，“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
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
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周南提议说：“根据
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

‘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
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直接说‘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
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

柯利达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一番之
后，说可以考虑，周南说：“那就这么定了，不
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
消冠词。”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困扰双方一年
的议程问题开始找到共同点。

周南说，很快双方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
成了一致意见，包括双方经过讨论，就“关于主
权移交事宜”这项议程的中、英文译法问题达成
了协议，并决定先谈 1997 年后的安排，再谈
1997 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
宜”。

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第二阶段
第一轮谈判。当时，姚广为中方代表团团长，
谈判地点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会谈地点与
时间本来是保密的，但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
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国驻华使馆门
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
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还不惜出高价让司
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敬业的记者们发
现了。”

“谈判并不顺利。前4轮的谈判没有任何效
果，英方代表柯利达寸步不让，想以主权换治
权，即英方把名义上的主权交给中国，要中国同
意继续由英国长期管治香港，想同我们签订一个
新的不平等条约来取代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柯
利达说：你们讲的‘一国两制’是一种幻想、空
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是乌托邦。我们就反驳
他的观点，双方争执不下。”

周南说，这个时候，希思在1983年 4月又
一次来到中国，小平同志明确告诉他，以主权换
治权根本行不通，希望你回去转告撒切尔夫人，
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
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

到了10月份，撒切尔夫人来信提出，双方
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第五轮谈判时，中方发现柯利达的讲话中有
两句有问题。第一句：“英国不寻求1997年之后
管治香港方面的主导地位。”“不寻求主导地位”
是什么意思？还寻求什么地位？第二句话：“英
国只是寻求在1997年以后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
联系。”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
联系？

中方反问英方，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
说清楚。

周南回忆，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一
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点破了这一条：“小平同志
说：现在英国人还是想寻求1997年以后跟中国
共管香港，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这句话中
的‘共管’，点破了英国人提出的所谓‘非主导
地位的密切联系’的意思。在谈判的关键时刻，
小平同志讲了关键的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

第六轮谈判的时候，英方的态度松动了一
点。“到第七轮谈判的时候，英方才真正开始跟
我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即讨论我们制定的十二
条方针。”

第二阶段会谈的前七轮谈判期间，周南在台
后，主要参与谈判策略研究以及同柯利达进行的
私下接触和磋商。

1984 年，中英香港谈判进入第二个议程，
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这时，关于香港问
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已是外
交部副部长的周南从幕后走上台前，接替姚广出
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
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

唇枪舌剑的
亲历与见证

中英第八轮谈判的地点改在钓鱼台 2
号楼。

英方在谈判中不断在各种问题上挑战
中国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
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
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
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英国跟香港的关
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
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
专员。周南立刻反对：“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
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
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
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问
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
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
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
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
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
待？”

伊文斯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
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就派有商务专员。”
周南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
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

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
的叫商务专员，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
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最后伊文斯只得放
弃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
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
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周南说：“各轮
谈判始终围绕着‘国家主权’这个核心问题
进行。比如，我们提出的文件中写明，未来特
区经中央授权得行使‘高度自治’，英方则企
图改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自治’，甚至
要求特区与中央‘绝缘’；我们写明特区是个
地方政府，‘直辖于中央政府’，他们也要求
删去。总而言之，就是千方百计要把特区变
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便香港

在回归祖国后继续由他们操控。这些都被我
们打掉了。”

直到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
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的用
心所在：“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
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
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中
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南得到的回答是，英方
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
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
没办法了。周南说：“我们有一条谈判策略：
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
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
很重要的一条。”

步步为营：寸步不让

在中英谈判进行到第20轮时，重大障碍已
经一一扫除。周南想请英方代表团团长伊文斯
大使去三峡旅游，并引用了李白的诗句：“两岸
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伊文斯紧张地
问：“你说的‘两岸猿声’是不是指英国和香港地
区那些反对回归的人？他们听了会不高兴吧？”
周南说：“这不要紧，我讲的是‘猿’，没有讲

‘人’，谁承认自己是‘猴子’呢？”
第22轮谈判时，周南对伊文斯说：“现在

已经是秋天了。我记得大使先生是春天来的，
那么你在中国就经历了 3个季节：春天、夏
天、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用中国俗语说
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
此时，协议已经基本达成，周南暗喻谈判已经
到了结尾的“收获”时期。

1984年 9月 26日，周南作为中方代表与
英方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
年12月19日下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
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
的过渡时期。当时，撒切尔夫人出席了中英
《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铁娘子”在回
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
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
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这年 10月，美国 《时代》 周刊评论说：
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
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周南兴奋之余，写
下一首七绝《香港回归日近》：“乾坤旋转瑞珠
还，五世英灵尽解颜。莫道神州豪气减，看将
挥写好江山。”

1989年底，周南受命在香港回归历程中
的关键时刻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我访
问马来西亚时，当地的新闻部长出来接待我，
头一句话就问我，新华社香港分社每天发多少
条新闻？我说，对不起，一条没发。只是在特
殊的情况下，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名称。”周南
笑着说。

“我刚去香港工作的时候，有人就跟我
讲，这下够你累的了，过渡期有那么多事，另
外还不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再加上
那个彭定康铁了心要进行捣乱，可能很难再像
在外交部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书了。但
我觉得那几年，书还是没怎么少读，香港最后
也照样顺利回归了。”

周南坦言，刚去香港的时候，自身的压力也
是很大的。“但我们那个班子很团结，所有工作
人员也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
想呀，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遭受了多少耻
辱，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收回香港，是我们第一
次把别人抢去的东西又拿回来。能参与这样一
件事，那是很大的光荣，个人就是有点小事，那
也不算什么。大家就是一个心思，怎么才能不辱
使命，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干好。”

1991年起，撒切尔夫人数次来港，均约
见周南。周南则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赤柱别墅设
宴款待，开始几次还谈及香港问题，后来相见
时在政治上已无共同语言，乃即兴谈风花雪
月、文化和音乐等话题。

1997年7月6日，在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
抱还没几天，早已被查出患胃癌的周南就返回
北京，住进医院做了个大手术。随后几年，周
南由于身体不适，很少外出。

由于老伴前些年病故，周南的身体不如多
年前，曾常年坚持的游泳也没有继续，但他思
路依旧敏捷，言谈幽默如常，还学会了用微信
看朋友圈的消息。

卸下公职后的周南，“息影林泉下，时还
读我书”，手不释卷，几乎到了“夜不读书难
自眠”的状态。他还先后出版了《诗歌与外
交》《周南诗词》《身在疾风骤雨中》等多部著
作。他的诗有很多是有感于外交事件而发、因
闲情逸致所至，其中围绕香港回归、澳门回归
事件的诗作有数十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中有些人组建了“香草诗社”，并
向委员们征稿。周南写了一首《咏香草》作为
纪念：

四载辛勤业，雄文铸九章。
美人还迟暮，香草自芬芳。
天漏终能补，国魂势可张。
百年颠沛裏，世事几沧桑。

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特意给周南送来一块
银牌，上书“举重若轻，好整以暇”8个字，
概括为周南之风。

晚年，周南现在每天仍快速翻看多份香港
澳门的报刊，了解港澳发展的最新动态。就像
是香港、澳门的一位知己挚友，始终牵挂着港
澳回归后的繁荣稳定。

（本文作者为红色作家、诗人、文献研究
专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
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
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举重若轻，
好整以暇”

在之前的一至七轮谈判中，周南与英方
的柯利达等代表一直保持着私下的联系与沟
通，他觉得这种私下的交流与非正式磋商效
果很好，可以更深入交换意见，比会谈时双
方都一本正经地正式发言或评论对方的发言
沟通效果好得多。于是，他担任团长后除了
正式会谈外，还增加了“非正式磋商”这一

“谈判”方式。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

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
关于在香港设立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

周南记得争论得非常激烈，使谈判几近破
裂。“小平同志有个想法，就是为了保证过
渡期间香港不出现大的混乱，应该设立一个
常设性的中英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协调中
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
的具体措施。我们根据这个思想准备了一份
草案，主要讲为什么要组织中英联合委员
会、任务如何、什么时候进驻香港。我们把
这份草案拿出来时，英方没有料到，柯利达
当时非常紧张。接下来的若干轮谈判中，英
方激烈地反对。他们提出，这个机构一旦成
立，特别是进驻香港以后，不就成了另外一
个权力中心了吗？那港督就变成‘跛脚鸭’
了，香港老百姓有事情就会不登港府之门，
而是去向联合委员会申述，港府就会办不成
事情。英方把后果说得十分严重，无论我们
怎么解释，英方就是不同意。”

1984年4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
里·豪来访，邓小平接见他时当面跟他讲成
立中英联合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好处，并表
示：你们如果觉得不方便，我们还可以稍微
让步，比如说，头一两年先不进驻香港，先
在伦敦、北京、香港3个地方轮流开会。英
国方面还是不同意。双方一直协商，拖到当
年的六七月，柯利达坐不住了，他建议英国

政府再派杰弗里·豪到中国来商议。
“当时已经是7月份，距小平同志定的

两年期限只剩两个月了，我们和英方都希望
能够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我跟代表团的团员
们商量说：原则上要坚持，但是不是可以在
方式上稍微灵活一些，比如说，名字不叫委
员会，改成小组。任务更明确一点，写清楚
这个组织不干预香港特区政府的日常行政事
务，只解决涉及香港平稳过渡的有关问题。
再有就是给英国人一点面子，1997年回归
以后中英联合小组可以再
存在两年，一直到 2000
年1月1日，反正那个时
候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
题好谈了。由于事关重
大，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就
要吴学谦外长和我飞往北
戴河向小平同志汇报。”

这年 7 月 27 日，周
南一到北戴河就把相关想
法跟邓小平作了汇报。
邓小平稍微考虑了一下，
说：“可以，进驻是必须
要进驻的，时间方面可以
灵活一点，你们按照这个
想法去争取实现突破。”
邓小平表示：基本法要提
前到 1990 年而不是原来
设想的 1993 年公布。接
着，邓小平又做了重要指
示，就是后来的“五不
要”：要英方承诺不得滥
用批出土地的收入；不要
动摇港币地位；不要让英
资带头撤走资金；不要增
加特区财政负担；不要让

英国人自己搞个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
第二天，杰弗里·豪来了。周南回

忆：“关于派驻机构问题，英国方面一直
不同意在香港设置常设机构，不同意在
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们按
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终于和英国人谈出
了结果。一天中午，姬鹏飞请吃饭，我
也在场。刚喝第一道汤的时候，柯利达
被叫回使馆接电话，大概是撒切尔夫人
打来的。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透露了电
话内容：‘电报发回去以后，撒切尔基本
同意，但是要求力争把联合联络小组结
束 工 作 的 时 间 往 后 推 ， 最 好 能 够 推 到
2002 年或者更后。’我方拒绝了。不过这
件事情还是谈下来了：联合联络小组自
1988 年 7 月 1 日开始进驻香港，小组的
工作于 2000 年 1 月 1 日结束。后来的事
实也证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进驻香港
之后，为排除香港顺利回归的障碍作出
了一些积极的贡献。”

“非正式磋商”

1984年，周南首次以中方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关于中英香港回归会谈的场景。

参加中英香港回归谈判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钓鱼台国
宾馆留影 （后排左四为周南）


